
第一章

包廂裡觥籌交錯，任無災頻頻望向包廂門口，等待著門開啟，他從清醒等到了微

醺，最終等得不耐煩，藉故上廁所離開了包廂。

包廂門口豎著個立牌，上頭寫著「新若高中第三十屆三年二班同學會」，他煩躁

地走到附近的吸煙室，點了根菸猛抽了一口。

他等的人沒出現，早知如此又何必參加這破同學會？

突然有人叫了他的名字，任無災抬起頭，只見班長走了過來，「欸大俠，自己在

這幹麼？」

任無災笑了，他的名字像武俠小說裡的人，高中那幫同學便大俠、大俠的叫，叫

到後來也習慣了。「你自己不也跑出來了？」

「裡面的人都喝多了，開始說自己的傷心事，我不想聽，只想記得大家風光的樣

子。」班長拍了拍他，「時間實在好快，我們都快三十歲了，高中的事彷彿好久

以前……老了喔。」

「你這話要是讓我媽聽見肯定挨罵。」任無災吐槽著替班長也點了根菸，「這次

同學會是你策畫的吧？」

「對啊，就你這小子最難約。」見任無災似乎有話想說，班長便又問：「你想說

什麼？」

「怎沒看見他？」

沒有指名道姓，但班長一聽就知道他在問誰，頓時臉色微變，有些驚慌，「你、

你還不知道嗎？」

任無災有種不好的預感，不安感從腳底一路上躥，帶著寒意，把他凍得手腳發涼，

他突然不想再聽下去了。

可他還沒開口，班長就說了出來，「蔡筱辰死了。」

蔡筱辰是任無災的初戀。

任家是商業世家，任無災的父母因工作遠居國外，他有個大七歲的哥哥任無疾，

從小品學兼優，早早就有繼承人的風範，任無災雖然頭腦也好，但沒有經營公司

的野心，就這麼安安穩穩地躲在哥哥身後，憑著好成績輕輕鬆鬆考進了新若高中，

並認識了蔡筱辰。

蔡家跟任家其實早早便認識了，是事業上的競爭對手，再加上一些原因可以說是

水火不容，說是死對頭也不為過。

兩家的恩怨並沒有影響到任無災跟蔡筱辰成為朋友，甚至他還對蔡筱辰心生暗戀，

但他也明白蔡家人對他的看法，甘願以朋友之姿陪伴在蔡筱辰身邊，就算蔡家長

輩數度表示不悅也不退縮。

可就在某一天，蔡筱辰突然說要轉學，沒有任何原因、沒有半句解釋，任無災與

他大吵了一架，還氣到蹺課，此後兩人再未見過面。

「你跟他吵架那天下午，他就從校門前那座天橋一躍而下，怕你打擊太大，誰都

不敢告訴你……」

班長的聲音似從很遠的地方傳來，那樣的不實且虛幻，可那一字一句砸在心上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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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又是那樣的疼痛。 
開什麼玩笑，蔡筱辰死了？ 
他都已經準備好要告訴蔡筱辰，自己這些年還是很想他，很後悔沒有好好告白，

只要蔡筱辰還沒結婚，他不想再管上一代那些狗屁恩怨，他都準備好要表明心意

了，現在卻說蔡筱辰早就死了？ 
任無災不記得自己是怎麼離開同學會的，耳邊只盤旋著班長的聲音。 
「大俠，節哀。」 
節哀個屁，既然有心瞞他，為何不讓他一直認為蔡筱辰討厭死他了、不想跟他見

面了就好了，難道以為過了十年他就不會傷心嗎？ 
任無災腦袋一片混亂，在街上搖搖晃晃走著，一不留神肩膀被狠狠撞了一下，他

重心不穩，跌倒在地。 
「你沒事吧？」 
任無災迷濛的雙眼掃到了那件淡綠色的運動短褲，那是新若的體育服，他抬眼看，

眼前的少年正關切的望著他。 
「蔡筱辰……嗚嗚……蔡筱辰……」任無災哭了起來。 
「喂！班長你在幹麼？快過來，不要理那種醉漢啦！」另一個男孩趕忙過來拉走

了少年。 
「欸？可是……」 
「喝醉還跑上天橋，那種人超容易橫屍路邊，你不要摸他，等一下指紋留在屍體

上面。」 
現在的小鬼說話也太過分了吧？任無災心想。 
好端端的悲傷被打斷了，他爬起身，這才意識到自己不知不覺竟來到了蔡筱辰自

殺的天橋上。 
其實要說他與蔡筱辰是在高中才認識也不準確，他們第一次見面是在父母輩的商

業場子，他們都穿著訂做的兒童西裝，頭髮用黏黏的髮膠固定了起來。 
蔡筱辰上頭有三個姊姊，他雖是家中唯一的男丁，卻沒有養成小霸王的性格，反

而有些害羞。 
見蔡筱辰躲在大人身後的乖乖牌模樣，他忍不住想捉弄，故意拿了杯果汁潑到蔡

筱辰身上，還對他做了個鬼臉，「娘娘腔！」 
他的惡作劇成功讓蔡筱辰哇哇大哭，可當時七歲的他在看見蔡筱辰的眼淚以後產

生了濃濃的罪惡感，趁父母不注意時偷偷拿了糖去與蔡筱辰和好，那才是他們真

正的初識。 
國中的時候聽說蔡筱辰去了國外留學，說是蔡筱辰的姑姑在那裡，原本計畫等學

成再歸國，但蔡爺爺就一個男孫，捨不得只能久久見一面，因此短短三年後蔡筱

辰便又回到國內念書。 
任無災是在酒局上看見的蔡筱辰，他有了很大的轉變，兒時那種怯懦不見蹤影，

被一群長輩簇擁著也絲毫不慌，活脫脫的冰山美人，那冷冽的氣質竟讓任無災望

而卻步，所以他沒有上前攀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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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以為就這樣了，結果酒會結束前蔡筱辰叫住了他。 
「喂，任家的，我們同高中你知不知道？」蔡筱辰微微一笑。 
那無預警的微笑像輛卡車撞在任無災心上，只是愛面子的他面上仍舊擺出不可一

世的樣子，「我不知道，沒留意。」 
「也許還會同班，學校離我們的家都比較遠，聽說同班級也容易同宿舍，請多指

教了。」蔡筱辰說完也不等任無災回應，轉身就走。 
任無災知道他就是做做樣子，顯露出彬彬有禮的模樣，但想了想，蔡筱辰那種好

好學生的樣子其實很容易被欺負，特意過來打招呼，是希望在學校有個人罩他嗎？ 
想到這任無災喊了他一聲，沒喊他「蔡家的」，而是叫了他的名字，等他一臉詫

異地回頭，任無災扯扯嘴角笑了，「我罩你。」 
蔡筱辰愣了幾秒，隨後才莞爾，「老大，請多指教。」 
往事歷歷在目，那些回憶他如數家珍，如今卻是陰陽兩隔。 
任無災站起身，搖搖晃晃往天橋欄杆靠，豈料在他靠上去那一刻，欄杆卻不翼而

飛，他猛然跌落在柏油地面。 
說也奇怪，他從將近有三層樓高的天橋掉下來竟毫髮無傷。 
任無災不太確定自己到底是醉糊塗了又或者是在作夢，正想爬起身，刺耳的喇叭

聲幾乎要震碎耳膜，他迷茫地抬首，只見一臺聯結車直直駛來，他急著想站起身，

可越是著急越是爬不起來。 
刺眼的車燈讓任無災睜不開眼，人生的跑馬燈從他眼前一晃而過，最後浮上心頭

的是蔡筱辰哭紅的雙眼，那也是他最後一次看見蔡筱辰。 
如果可以，他希望蔡筱辰能一直笑著，那傢伙笑起來簡直要命，他可以為了他的

笑容付出一切……好想再見蔡筱辰一面啊。 
任無災閉上了眼，急促的煞車聲響起，身體卻遲遲未迎來任何疼痛，接著熟悉的

聲音在耳邊響起—— 
「任無災你是不是有病？閉著眼睛站在車道幹麼？」 
任無災疑惑地睜開眼，只見不久前才道別的班長年輕了十歲，穿著新若高中的制

服跨坐在腳踏車上，方才的煞車聲就是他發出來的。 
「大俠？」班長皺起眉頭，有些擔心。 
任無災回過神，扭頭看了看四周，這裡是他再熟悉不過的高中校園，每天他都會

在這裡等騎腳踏車上下學的班長替他買來學校外面那家燒餅油條，那家油條很難

吃，但也好過學校福利社的早餐。 
任無災一把擠開班長，班長的腳踏車上裝了兩個照後鏡，那是他父母怕他騎車危

險裝的，但因為看起來非常蠢，被他們笑了三年。 
任無災將臉湊到照後鏡前，就見自己的臉也年輕了十歲，嚇得一把甩開了腳踏車。 
班長趕緊飛身撐住，「喂，我的車很貴欸，你幹麼啊？」 
「我們現在幾歲？」任無災呆呆地問。 
「你發什麼神經，蔡筱辰呢？只有他能治你這失心瘋。」 
「蔡筱辰！」任無災驚呼，隨後顧不上班長說了什麼，扭過身便拔腿狂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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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的記憶如同泉水般湧進心裡，他並不是一個記憶力很好的人，但有關蔡筱辰

的一切都牢牢記著，他記得宿舍在哪裡、記得他們的房號…… 
砰的一聲，任無災猛然打開房門，只見蔡筱辰正站在門邊瞪大眼看他。 
陽光照進窗戶，蔡筱辰側臉被光線照亮，細細的絨毛都看得清楚，他睫毛如簾般

搧了幾下，「任無災你幹麼？」 
任無災沒回話，搖搖晃晃往前走去，隨後一把按住了他的肩膀，「蔡筱辰……」 
蔡筱辰顯然被嚇到了，驚慌與羞澀同時在臉上閃過，「喂……」 
是啊，他分明知道蔡筱辰喜歡他，也知道自己有多喜歡蔡筱辰，但他卻什麼都沒

說，任憑友達以上戀人未滿的苦澀糾纏著他們。 
「不要離開我……無論發生了什麼都要馬上告訴我。蔡筱辰……我求求你……」

任無災說著眼淚瘋狂落下，「不要對我有所隱瞞……不要離我而去……」 
「你瘋了啊？」蔡筱辰笑了，「是在哭屁，你大清早的還在作夢嗎？」 
「不，我認真的。蔡筱辰，你答應我。」 
見他一臉真摯，蔡筱辰有些無奈，輕嘆了口氣後微微一笑，「我答應有事一定告

訴你，可以了吧大俠？」 
任無災點了點頭，一把抱住了他。 
蔡筱辰安靜了，良久才輕輕將手覆在他背上。 
老實說，任無災已經不太記得高中的自己是什麼樣子了，只記得是個嘴硬的屁孩，

有話不說又愛面子，成年後他常常想回到高中揍自己一頓。 
現在雖不知原因為何，但他確實回來了，既然有了重來一次的機會，那他一定要

扭轉悲劇。 
「蔡筱辰，你對我來說很重要，我希望你可以明白這一點。」他鬆開了懷中的人，

直勾勾盯著對方的眼睛。 
蔡筱辰被看得忍不住移開視線，「你今天超級奇怪。」 
任無災笑了，「你就當我被怪東西附身了吧。」 
他似乎是穿越到了高中二年級的時候，那時他跟蔡筱辰的關係非常曖昧，也是因

為如此，任無災當時才會對他突然要轉學一事氣憤不已。 
但他始終沒告訴過蔡筱辰自己的心意，甚至以惡語傷害了蔡筱辰，這次他必須找

出蔡筱辰之所以轉學和自殺的原因，阻止這一切。 
他已然不是十年前那個愛面子的中二少年了，以前的他連主動觸碰蔡筱辰都不敢，

如今失而復得的初戀就在眼前，豈有不把握的道理？ 
於是他一把搭上蔡筱辰的肩，「走吧，去上課了。」 
蔡筱辰沒有推開他，渾身僵硬，像踢著正步般一步步往前走。 
一到教室，班長便走了過來，「欸你的燒餅啦，回魂了沒有？」 
任無災笑了笑，隨口解釋，「我昨天晚上作惡夢了。」 
「你也會作惡夢？」朋友阿瑞加入了話題。 
很快任無災身邊就圍了一群人，這讓他想起自己過去在班上確實是風雲人物，他

跟安靜的蔡筱辰不一樣，他在班上就像老大一樣，也十分享受這種被追捧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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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也因為這樣，他經常冷落蔡筱辰。 
仔細想想，蔡筱辰轉學前有段時間經常欲言又止，似乎發生了什麼難以啟齒的事，

但他卻為了朋友兄弟的事忽略蔡筱辰的求救訊號。 
「我夢到蔡筱辰死了，嚇得我一身都是冷汗。」任無災擺了擺手。 
他們讀的是男校，少年之間那種隱約的曖昧經常引來同儕的訕笑與戲弄，從前任

無災也分外介意那種言詞，一是擔心自己被貼上標籤，二是怕一些流言蜚語傳到

遠在國外的父母耳裡，所以哪怕再喜歡蔡筱辰，他依舊表現出一副滿不在乎的樣

子，對蔡筱辰總是一副若即若離的態度，簡直就是混帳。 
果不其然，在聽見他這麼說以後幾個男孩曖昧地笑了，「怪不得你早上失魂落魄

的樣子，原來是失去了蔡筱辰。」 
蔡筱辰有些尷尬，扯了扯嘴角，視線落在自己鞋尖上。這種玩笑他聽過上百次了，

他知道任無災會惱羞成怒，也知道接下來的對話有多麼讓人難堪。 
可任無災這回只是不置可否，微微一笑，「我答應要是夢見你死了也會為你難過

的，別這麼愛吃醋。」 
大家都笑了起來。 
蔡筱辰有些詫異，抬起眼，視線和任無災交會，任無災朝他笑了笑。 
這一次，他絕對不會再讓蔡筱辰難受，他會讓蔡筱辰得到幸福，更會阻止悲劇發

生。 
 
 
新若高中是只收男生的升學高中，校方非常看重綜合表現，好比高二最重要的活

動就是軍歌比賽。 
全國的高中二年級生都得參加，各校選出第一名再一同角逐全國冠軍，任無災被

選為了班級總指揮。 
於是任無災一邊得時刻關注蔡筱辰，一邊得追上早忘得差不多的課業，還得處理

軍歌比賽的練習。 
宿舍是四人房，下頭是書桌上層是床，他跟蔡筱辰睡在同一側，另一側是兩張空

床，一個是已經畢業的學長，今年新生沒那麼多，他們這房的空床沒人補上；另

一床則是隔壁班的，幾天前生病住進了醫院，不知何時會回來，聽說家人有意讓

他轉學到離家近一些的學校。 
夜裡，任無災想著軍歌比賽的走位。 
蔡筱辰洗好澡回來，看他依舊在桌前奮鬥，便拉了椅子在他身邊坐下，「你還在

弄啊？」 
「嗯。」任無災看了他一眼，嚥了嚥口水。 
蔡筱辰一靠近，一股好聞的皂香就鑽進鼻腔，他心智雖是大人了，但身體依舊是

少年，多少有些侷促。 
「說真的，我覺得你最近很不一樣。」蔡筱辰穿著短褲，一隻腳抬了起來，跨在

椅子邊緣，「怎麼說呢……像換了一個人似的。還有你本來不是對軍歌比賽沒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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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的嗎？怎麼突然這麼拚？」 
「是嗎？」任無災從那寬鬆的褲腿能一路看見白皙的腿根，他的視線難以移開，

說話的聲音輕了許多，「那你喜歡嗎？」 
「什麼？」 
「你喜歡我的改變嗎？」他將目光移到了蔡筱辰臉上。 
蔡筱辰的臉以肉眼可見的速度變紅，很快便紅得像是番茄，「你……」 
「我知道你想說什麼，像是我們的家人不會同意之類的。」任無災打斷他，「但

我們彼此表現出來的態度分明都那麼明顯了，我知道你喜歡我，我也喜歡你，所

以我才改變，我不想因為自己的不成熟再次錯過你。」 
他說了「再次」，但方寸大亂的蔡筱辰並未察覺，「任無災……你這樣我很困擾。」 
「是嗎？那我說我討厭你，難道你會比較不困擾？」 
蔡筱辰自然說不過他，支支吾吾半天才道：「你不覺得這問題很過分？」 
任無災笑了笑，朝他湊了過去，兩張臉貼得很近，深深嗅著蔡筱辰身上的香氣，

「我希望你正視自己的內心。」 
蔡筱辰從小就被教育所有事情都要以家族為主，為此經常忽略自己內心真正的聲

音，就像他其實對經商毫無興趣，他的志向是成為外科醫生，但這件事他從未對

家裡提起過，家裡的事業必須有人繼承，尤其爺爺對他疼愛有加，根本就是捧在

手心上，他不敢讓老人家失望，越發不敢提起自己的夢想。 
「我怎麼能……」蔡筱辰低下頭。 
任無災捧著他的臉，不讓他移開目光，「我知道你把你家放在第一順位，你也許

可以放棄自己的未來接受家中安排，但你能放棄我嗎？」 
蔡筱辰愣愣望著任無災，他每一次眨眼，纖長的睫毛都在任無災心裡掀起風浪，

終是忍不住湊上前。 
兩張唇輕輕貼上了，蔡筱辰的唇很柔軟，他還想多嚐一嚐，於是禁不住開始掠奪，

舌尖撬開了蔡筱辰的唇，糾纏著蔡筱辰的舌，幾乎要舔過他每一顆牙齒、舔過他

口腔裡每一寸嫩肉。 
蔡筱辰整個人都在發抖，但他並沒有把任無災推開，這無疑是默許了任無災。 
情慾就像燎原野火，任無災越吻越深，直到蔡筱辰差點喘不過氣咬了他一口，鮮

血的味道在嘴裡蔓延，那淹沒理智的慾望才稍稍消退。 
蔡筱辰眼眶都紅了，他淚眼汪汪看著任無災，氣喘吁吁的摸著自己的唇，「你……

你去哪裡學這種……」 
任無災一愣。 
在與蔡筱辰分別的十年間，任無災雖動過無數去找他的念頭，卻始終沒有鼓起勇

氣，無論是十幾歲還是二十幾歲的他都有一身無用的自尊與倔強，寧可處處尋花

問柳也不願去打聽關於蔡筱辰的消息。 
現在的他只是高中生，這個吻顯然過於老練，任無災連忙露出一如既往的輕浮笑

容，「你沒看過Ａ片？隔壁房的人電腦裡有一大堆。」 
蔡筱辰臉更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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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無災再一次湊了上來，這次雙手環住了蔡筱辰的腰，手掌鑽進了蔡筱辰衣服裡，

指尖摩娑著他的肌膚，「吶，下禮拜那老胖呆舉辦的酒會，你家的人會去嗎？」 
任、蔡兩家都在商業場上，圈子就那麼丁點大，各種社交場合都會遇見，下周某

個政界人士舉辦酒會，任無疾很早就打電話來問弟弟要不要參加。 
任無災記得當年他跟蔡筱辰皆有出席，兩家人還為了一些事吵起來，具體是什麼

他忘了，只記得那天過後他跟蔡筱辰也尷尬了好幾天。 
「會……」蔡筱辰不敢看他，卻依舊有問必答，「我也會去。」 
任無災低下頭，兩人之間的距離再次近乎為零，他低聲問：「還能親你嗎？」 
蔡筱辰微乎其微的點了點頭。 
任無災得到同意，卻也不敢太得寸進尺，只輕吻了一口。 
可當他要退開時，蔡筱辰抓住了他胸前的衣服，嘴唇微微張著，溼潤而紅嫩，

「吶……隔壁房那傢伙電腦裡的影片不只這樣吧？」 
任無災感覺自己心跳驟然加快了許多，渾身血液都開始異常迅速的流動，他愣愣

望著蔡筱辰，呼吸越發粗重，再往下看，只見蔡筱辰褲襠微微隆起，周圍的氣氛

一瞬間又變得更為曖昧。 
任無災心裡亂糟糟的，但很快慾望就打敗了理智，他捧著蔡筱辰的臉深吻，很快

雙手也不再安分，解開了蔡筱辰的褲頭。 
蔡筱辰依舊沒有反抗，甚至吻著吻著還騎到了任無災身上。 
任無災忍不住想，早知道主動能換來這種好事，他高中時臉皮幹麼這麼薄？ 
其實仔細回憶就能發現，過去蔡筱辰根本三不五時在勾引他，只是當時的他太青

澀，什麼都沒讀懂，在蔡家過著壓抑的人生那麼多年，這種偷嚐禁果之感對蔡筱

辰而言應該很刺激吧？ 
他握住蔡筱辰的性器慢慢套弄了起來，蔡筱辰的臉紅得像要滴血，他咬著牙，逸

出幾聲輕哼。 
這聲音任無災聽了有些熟悉，他想起有幾個夜晚曾聽過蔡筱辰在被窩裡發出同樣

的聲音，他問過蔡筱辰怎麼回事，那人只是生硬的說想咳嗽但怕夜裡吵到人，他

還因此買了許多治咳嗽的藥給他。 
現在想來，蔡筱辰那時根本是在自慰！ 
任無災登時血脈賁張，「叫出來蔡筱辰，現在咳嗽不吵人。」 
蔡筱辰臉更紅了。 
「你在被子裡玩的時候想著誰？」他明知故問。 
蔡筱辰不答話，只將臉埋進了他肩窩。 
最脆弱之處被任無災緊緊圈著，泌出的液體弄溼了任無災的掌心，套弄時黏膩的

水聲迴盪在房間內，刺激著彼此的感官。 
蔡筱辰最終憋不住，嗯嗯啊啊叫了出來，兩隻手小貓一般撓著任無災的肩膀，很

快便射了出來，整個人癱軟在任無災懷裡。 
看來蔡筱辰沒少撫慰自己，性器過於敏感了，對慾望也顯得異常沉溺，但畢竟是

血氣方剛的青少年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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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無災親了親他。「蔡筱辰，以後想要過來找我，別躲棉被裡了。」 
要說他喜歡蔡筱辰什麼，那絕對是只在他面前顯露的反差。 
蔡筱辰在父親高壓的管教之下，平日裡話少又冷淡，儼然是一座高聳寒冷的冰山，

可在他面前蔡筱辰就像隻貓，表面上愛搭不理，卻會無防備的露出肚皮。 
那種獨屬於他的可愛，是他深深被蔡筱辰吸引的原因。 
 
 
幾天後，任無災如期前往酒會，出發去酒會之前他先回家一趟，父母再三個小時

以後才會回國，家裡只有哥哥。 
任無疾是個弟控，一見他回家就殷勤在他身邊繞，「無災，怎麼這次隔這麼久才

回家？」 
以前任無災覺得哥哥很煩，成天黏著他說愛他，可長大後哥哥在家族安排下娶了

個非常愛他的嫂嫂，嫂嫂不太喜歡哥哥有事沒事就關注他，於是哥哥跟他的關係

變得有些疏遠，那讓被哥哥糾纏習慣的他無比寂寞。 
因此能重回十七歲，再次感受到哥哥炙熱的愛，分外讓人感動，任無災一把抱住

了自家哥哥，「哥，我好想你！」 
任無疾被他這麼一抱先是一愣，而後感動得淚流滿面，「哥哥會一輩子陪在你身

邊，不婚不娶永遠養你！你讀書不要太累了，最近哥哥看見好多高中生因課業壓

力大自殺的新聞，你一事無成也沒關係，哥哥都在！」 
他哥的愛果然還是有點太多。任無災心想。 
畢竟是家人，他與高中時顯著的不同還是引起了任無疾的注意，但許是青少年情

緒本就不太穩定，任無疾倒也沒有多問。 
幾個小時後父母也到家了，任無災換上一身西裝，一家四口上車前往酒會會場。 
車上，任父問道：「你跟蔡家那小子還在當朋友？」 
其實原先蔡爺爺與任爺爺是非常好的朋友，蔡爺爺本是任爺爺的手下，後來卻捲

走任家的錢並挖走客戶自立門戶，那之後沒多久任爺爺就死了。 
沒人知道這是不是真相，一方面當事人之一已經死了，另一方面蔡爺爺對往事絕

口不提，自此兩家關係就破裂了。 
任無災雖不在意家族間的糾紛，但也不至於不能理解那些恩怨，因此在父母面前

他不太會提起蔡筱辰，他們難得回家一趟，他不會傻得去找架吵。「沒，只是剛

好同班罷了，關係普普通通。」 
「那就好，蔡家都是些白眼狼，跟他們交好小心被從背後捅刀。」 
任無災有些想笑，蔡筱辰怎麼想他不知道，他倒是挺想從蔡筱辰背後「捅」他的。 
酒會舉辦在十分高級的飯店裡，參加的都是些有頭有臉的政商權貴，任無災在陪

父親和哥哥與幾個肥頭大耳的傢伙敬過酒以後很快就覺得無聊了，開始尋覓蔡筱

辰的身影。 
沒多久他就在不遠處看見跟著蔡父以及蔡爺爺的蔡筱辰，蔡筱辰將頭髮往後梳起，

乾乾淨淨的模樣，卻配上冷淡的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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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離學校在這樣的場合相見一直都讓任無災很難適應，尤其蔡筱辰的臉在這種時

候總是變得無比陌生，那種陌生感讓任無災煩悶，他多想快點溜到蔡筱辰身邊，

再讓蔡筱辰對他露出笑臉。 
這時，一個與任家交好的商人笑著跟任父說：「欸，你家公子這樣優秀，怎沒趕

緊替他們訂個婚約？」 
任父擺擺手道：「不急，目前還沒看見合適的，倒是您要是有認識好的女孩子，

給我家這倆介紹介紹。」 
「有啊，像那蕭家……」 
蕭家那對姊妹？得了吧，他爸確實安排他們兄弟跟蕭家姊妹見過面，結果一塌糊

塗，連回憶都嫌浪費時間。 
任無災撇著嘴沒興趣再聽，端著香檳鑽進了人群裡，很快走到蔡筱辰附近停了下

來，「蔡爺爺、蔡叔叔，很高興見到您們。」 
蔡家人對他不太理睬，任無災也無所謂，看了眼蔡筱辰就離開了。 
他在某個偏僻的陽臺點了根菸，是他從他哥哥身上偷拿的，他吸了口後咳了幾聲，

顯然這具健康的身體並不適應尼古丁。 
沒多久蔡筱辰也偷偷來了，關上陽臺門還不忘放下飯店裡的窗簾，待一切辦妥了，

他臉上的冰冷武裝才卸了下來。 
蔡筱辰有些責怪地道：「你剛剛幹麼那樣？平常也不會這樣明目張膽跑來找我，

你知道我有多緊張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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